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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不吉波普》新版单行本小说第一卷新增内容

不吉波普不笑 补记 ——关于食人之物




“呐诚一，你对食人之物怎么想？”

“怎么了这么突然。什么意思啊，弦。是指当格斗家将敌人彻彻底底打垮的时候，称为‘把对方吃掉’这件事吗？”

“嘛，虽然这么说也行——但是是更加通俗的印象。我有种不详的预感。最近总有一种，这个世界中的人的某些地方，快要变成食人之物的感觉。”

“弦，你真是一如既往的抽象化。为什么比起作为作家的我，你这个武斗家会更加有诗意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要这么说的话，古往今来，人类总是在相互掠夺收获与财产，历史就是文明之间往复上演的互相吞噬。”

“丝毫不在意他人如何，吗？”

“是的，在攻击他人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加上为了更完美的未来这种大义名分。”

“但是如今，真的会有那种未来吗。人们在攻击他人的时候真的能看到明日吗，这种疑问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嗯，毫无理由地攻击他人，并且对方落到何种地步都事不关己的人——这就是你所谓的‘食人之物’吗。”

“人类总是在争斗着，这句话恐怕不会有人否认吧。但这其实极为片面。对于我这种随时都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强的人来说，最是明白暴力的极限在哪里——只靠着把人揍趴在这个世界是活不下去的。任何人都是依靠着他人，并被他人所依靠着活下去的。想要变强的感情，与想要击败敌人的斗争心相同，需要对他人怀抱敬意，因为这是一种希望被认可的依存心理。所以大多的武斗家都会收弟子，想要拥有社会上的立场。绝不会渴望超然与孤立。但是——总有与之不同的人存在。”

“不依靠他人之人，吗。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是的，是不可能的。”

“弦，我举个例子，就算你是世界上最强的武斗家，但是如果没有战斗的对手的话就无法夸示你的强大。人类的基准最终，还是需要与他人比较，如果没有一起行动的人存在的话，谁都无法完成任何事。也就是说——”

“是的，食人之物无法做到任何事。至少，它在当下，人们所相信的具备价值且维持下来的事物中找不出任何意义。连没有规则的比赛都不想进行。也没有要战胜对手的意欲。仅仅只是在吞噬着。”

“你是想说这种人在变多吗。”

“你又是怎么想的，没有看不到未来的感觉吗。”

“嗯……我必须要养大凪，所以不会轻易说出看不到未来这种话。但是说到底，我写的那些东西大多都是一边迷茫着如何构造未来一边动笔写下的……”

“就算是凪，也说不定会在某天变成食人之物。”

“喂喂，瞎说什么呢。”

“就算自己不会成为食人之物，也有可能成为被食人之物所吞噬之物。她就算再怎么善良，再怎么贯彻正确的事情，就算我们拼尽了生命想要去拯救她，食人之物也不会对此有任何想法吧。”

“仅仅只是破坏掉，凪所能创造出的未来吗……真是可怕的话题，但是假设这种人确实在变多，这件事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吗？”

“嗯。你是想说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无秩序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存在道理？”

“不能说是道理。说到底那也只是我们所言的道，我们所订的理。”

“终究他们所前进的道路，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谁知道呢……说到底他们，说不定连自己在前进的意识都没有。不被任何事物所限制，就意味着不会依靠任何前人所筑造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没有‘范本’。没有地图的瞎晃悠就只是在迷路。看似是在前进，实质上并没有朝着任何方向——但是。”

“本人没有自觉到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无法否定他们流落到不得了地方的可能性。这群家伙仅仅是将他人踩在脚下，没有任何未来的展望。但是，就算这样，不，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将世界扭曲。”

“真可怕。”

“嗯，但也必须得寻找出对策解决问题不可。”

“不，不是这样——不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可怕。正相反。”

“相反？”

“弦，我不像你，拥有仅仅把食人之物视为危险那样的坚强。”

“？你在说什么？”

“你有着明确的自觉，并且将自己的强大视为骄傲的活着……但是我不行。我一直犹豫不决。在这个世界中我难道一文不值吗——我总是充满了这种不安。这样的我，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堕落成丝毫不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反省自己的食人之物。”

“喂喂诚一，没有人比你更有远见想得更多了吧。在我看来，就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变成了食人之物，你也会做一个清醒的人类——你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啊。”

“正因为如此啊——弦。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可能成为食人之物啊。我那所谓的清醒，说到底就是弱小啊。对他人感到恐惧，对世间感到恐惧，于是竭力察言观色，揣摩着正确的言语，说到底就是因为我太弱小了啊。那份弱小，我有时会渴望将之舍弃——”

“舍弃弱小？”

“当然，那并非代表我能够变得强大。那只是在无视自己的弱小罢了。然后到了那时，正是食人之物现出身姿的时刻。”

“呣……也就是说，想要舍弃弱小与想要变得强大其实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吗？”

“是啊。完全不同。想要变得强大的话就要正视自己的弱小，但是舍弃了弱小的人，他自身将与他人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呐弦，你知道为什么文明会发达吗？”

“真唐突。呣……从刚才的谈话的内容来看，是因为人类为了克服自己的弱小慢慢地积累各式各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吗？”

“是的，就这样形成了社会。也就是说世界，正朝着让人类感到“自己并不弱小”的方向持续进步。但是，舍弃了那作为根本的“弱小”的人——已经不在世界的内侧了。而是外敌，是天敌。那就是所谓的“食人之物”吧。撕碎人与人之间构筑的一切，吞噬殆尽，其身后什么都不会留下——而倘若问起理由为何，仅仅、仅仅，只是因为无视了自己的弱小而已。”

“世界之敌，吗——我之所以对食人之物感到恐惧，是因为我感受到他们可能会将我所在的世界整个破坏掉，这样吗。”

“嘛——虽然这样那样说了一堆——说实话，我没有那种拼劲。舍弃弱小变得轻松这种事，也就想想罢了。我不希望完全不去考虑他人任意妄为的人变多，我甚至会想，那样活着会多累啊。但是如果你，能感觉到其中有着真正危险的食人之物的话，那它应该是真的存在的吧。但反正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

“喂喂，突然就事不关己了。”

“不，弦。确实，我很享受你找我聊这些像是猜谜语一样的话题，并且觉得陪你玩能锻炼一下头脑——但是这次的问题真的太难了。我得不出能让你满足的答案。”

“说了一大堆难懂的话的人可是你啊。”

“那可真是遗憾，我没有能力将复杂的论理说的更好懂，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这真的是致命的缺陷啊。”



“但是，反过来说，你并没有复刻存续至今的老旧论理，也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书写着自己的表达。原来如此——所以才会说自己有可能成为食人之物啊。但就算那是错误的，也会顽强地寻找着为了明天的论理——是这样吧。”

“然后终有一日，能得出让你感到满足的答案。在你修行的终点，能悟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并没有打算悟出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这可不好说——总感觉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怎么了，突然就撒手不管了。”

“不，即便如你所言，这个世界上食人之物在蔓延，世界有可能会毁灭，我也不觉得自己能对此做些什么。”

“你要养大凪不是吗。”

“嘛，那是最优先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挣扎——但也觉得不过是徒劳而已。呐弦，若是真的有世界之敌存在的话，为什么还没有毁灭掉我们。”

“所以有人在支撑着这一切吧。”

“跟你一样的人吗？还是说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什么人在不停地打倒世界之敌吧。那个人到底怀揣着怎样的目的。次元差太多了，在普通的人看来，那一切都是完全自动的行动吧。人类就算看到自然环境的变动，也仅仅只会感叹那结构上的复杂，却无法找出深层次的思维。”

“因为没有思维吗。”

“在最初，生命是从涌起的泡沫里诞生的。理由不得而知。所有的一切都是，诡异的泡沫啊。”

“原来如此——那难道指的不是你吗？”

“欸？”

“难道不是吗？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作为作家的才能从何而来。但是却无法停下写作。那基本上不就是自动的不是吗。然后影响到了读了你写的东西的读者。也就是说你，也是在用作品拯救世界的诡异的泡沫之一吧。对吧，雾间诚一老师？”

“……”




BGM “Echoes” by Pink F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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